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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以口头形

式创制的具有多重文化价值的古老文化遗产，是

无文字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不仅

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上

占据重要位置。在我国的民间口头文学坐标系

中，以《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三大史诗为

代表的数以百计的各民族大小史诗作为一种宏

大的叙事文类，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独

特文化样式。尤其是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不仅

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占据显著而重要的位

置，而且早已成为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

作而享誉世界。

史诗不仅有其显著的文类特征，而且拥有独

特的产生、发展、传承、演述规律。在演述时间与

空间上，口头史诗在文本类型的多重性方面，在

演述艺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方面，在文本产生的

社会空间和民俗语境的关联性方面以及传播方

式的复杂性方面，均有自己的特殊经纬度。自古

以来，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大量史诗以口头形

式流传于民间。我国南北方不同民族中流传的

史诗文类有一定差异，北方各民族以英雄史诗居

多，南方各民族史诗具有显著的神话特征，但无

论如何，作为同一种专属的独特文类，它们都具

有该文类应该具有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这种

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已经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

认同。当然，我国南北方史诗的多样性特征以及

对其多样性特征的探索已经成为我国学界对世

界史诗学的新贡献，并逐渐得到世界史诗学界的

认可和尊重。

我国学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大规模搜

集、编辑、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各民族的口头

史诗，与世界史诗学对话交流以及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史诗学理论建树也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

初才开始。但是，在多民族活态田野资料基础上

展开的田野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使

我国的史诗学科异军突起，长期的对话和交流不

仅使我国史诗研究登上了西方话语体系霸屏的

学术阵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掌握世界史诗

学科的主导权。这都应该归功于我国几代民族

史诗研究学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我国丰富多样的

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蕴藏以及各民族学者们高

质量、多层次的史诗研究成果的产出。但是，我

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对于口头史诗本质的认识

和阐释解读依然停留在为数不多的学者们所构

建起的象牙塔之中，并没有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

和运用。所以，有些口头史诗编辑整理翻译人员

至今因缺乏对于口头史诗本质的全面而深刻的

认识，而导致在面对口头史诗文本时无所适从。

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作为一项烛照后世的高层次的国家

文化工程，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尽心尽责，用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去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就目前

史诗示范卷编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必

要在一定范围内对编纂规范原则、编纂体例和选

本标准、翻译整理标准等问题开展深度的学术交

流与探讨，为保质保量地完成编纂任务打下良好

的基础，为今后的编纂工作发挥示范引领和学术

指导作用。

口头史诗顾名思义就是以口头形式传承的

史诗。因此，口头性便是这类史诗作品最本质的

特征。只有对其口头性本质进行全面充分的把

握,才能使我们编辑整理翻译时少走弯路和歧

路，以科学的方法完成使命。关于史诗的口头性

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而对于口头史诗区别于

书面文本的最关键的就是其“在演述中的创

作”。也就是说，一部纯粹的口头史诗在创作方

式、传承渠道、听众接受等方面与书面文学有着

本质上的区别。口头史诗“在演述过程中创编”

的本质特征是帕里和洛德在口头史诗的程式、

典型场景、故事范性这三个结构层面进行研究

讨论后确立的，这给口头文学的认知带来了颠

覆性变革。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其实19世纪

中叶，德裔俄罗斯探险家和语言学家拉德洛夫

对于中亚吉尔吉斯及我国柯尔克孜族地区《玛

纳斯》演述传统的田野调查及报告是帕里和洛

德理论的滥觞。在当前口头诗学的讨论中，口

头史诗文本的即兴创作特征在限度之内的变化

以及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权威本或者标准精校

本，口头传统对于史诗歌手“在演述之中的创编”

即时产生的口头文本的辐射力和约束力，通过书

面文本的讨论无法确立口头诗学等等都是绕不

过去的问题。

由于我们在筛选编辑过程中面对的是来自

不同渠道的、各种形式的口头史诗文本的书面化

形式，而编辑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给习惯于书面阅

读的读者，而非口头史诗的听众，提供比较理想

的史诗内容和尽可能完整的故事内涵，让他们在

阅读中感受史诗的魅力，体验史诗在阅读中的审

美情趣。记录在案的口头史诗文本常有“重复”

“冗余”“啰嗦”等特点，因此，口头史诗的全面认

知可以帮助我们对此作出比较明确而客观的评

价，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区分、提炼史诗内

容的核心主题和结构，从而最大程度保持口头史

诗的原始特征。这不仅是对此类古老文类形式

和传承者应有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当下社会文化

进程和当代读者负责的态度。

口头史诗文本除了固定故事框架之内的稳

定性之外，还具有因演述环境、演述现场的语境

以及史诗演述人自身的演述水平和身体状况而

使史诗文本产生的变异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

使同一部史诗具有不同的文本，在不同演述歌手

的演述中带上他个人的一些主观色彩，或者是不

属于原本传统的瑕疵甚至一些受当时历史社会

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糟粕，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

剔除并进行适当整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的讨

论主要是针对纯口头文本而言。对于从歌手口

述中采录的文本及手抄本、刻本等不同的史诗文

本来源的正确区分与辨识，我们同样应给予高度

重视。对于不同的文本形态需要采取不同的处

理方式。

史诗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

存在各种学术性和技术性问题。文学翻译总体

有两种基本策略：一个是文化翻译，一个是迂回

的文学创新翻译。前者重视原文的文化因素，

以此来表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译出语的

特殊性，那么译者就必须以音译方式保留原文

的独特音韵、古词、原型及其文化艺术特征，通

过注释等手段给译文附加很多文化因素，尽可

能多地传达出原文的深刻内涵；而后者则更加

注重译文给读者的阅读快感，尽量用译入语的

音韵词语消弭译出语的独特性，无疑这会在一

定程度上丢失原文中的民族文化基因。每一部

史诗都是本民族文化的标杆，其中蕴含着极为

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如何在翻译时处理好上

述关系也是我们在编纂口头史诗时不容回避的

关键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多次踏查满—通

古斯语族各民族民间文学遗存的基础上，马

名超提出东北存在一条狭长的史诗带，其中

最耀眼的明珠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赫哲族

人口较少，2010年时统计数字为5354人。赫

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

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伊玛堪由赫哲语演唱，为

该民族传承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人文习俗等

的唯一形式，堪称“北部亚洲渔猎文化的活化

石”。1934年，《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出

版，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化调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调研、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幸得前辈学者的调查，留下了珍贵的“伊玛卡乞玛发”（史

诗歌手）演唱录音录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多种文本。20

世纪80年代前后出版的《伊玛堪》（上下卷）成为后来诸多版本

之源，文本最全的是2013年出版的《伊玛堪集成》（上中下）。民

族语汉语对照本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1989年出版的《赫哲

族伊玛堪选》，收入《满都莫日根》《沙伦莫日根》《木都力莫日根

（片段）》《木竹林莫日根（片段）》；2012年出版的《黑龙江流域

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赫哲族卷》，除了前四个文本的完整本

外，另收入《香叟莫日根》《希尔达鲁莫日根》《安徒莫日根》《希

特莫日根》。英文翻译本有2013年出版的《中国赫哲族史诗伊

玛堪（英文版）》，收入《香叟莫日根》《满都莫日根》《满格木莫日

根》《木都力莫日根》。

21世纪后，赫哲族伊玛堪发生了若干值得关注的事：2003

年，最后一位歌手尤金良去世，《希特莫日根》成为最后一部被

完整记录的伊玛堪；2006年，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8年，吴明新、吴宝臣成为赫哲族

伊玛堪国家级传承人；2011年11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巴厘岛会议批准伊玛堪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会议文件对伊玛堪作出如此评价：伊玛堪“有助于赫哲人

的认同和凝聚，构成其历史和价值观的载体，并为之提供了连

续感，在季节性劳作和节庆活动中发挥着集体记忆、教育和娱

乐的功能”；2011年始，吴明新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敖其镇开

始教授赫哲语，后成立伊玛堪讲习所，讲习所渐次扩大为四个；

2016年，齐艳华发起微信群“团结的赫哲人”，坚持每天学一句

赫哲语，群里共238人；2017年，尤秀云演述的12章《希特莫日

根》的录音资料作为向联合国履约的文本。

2018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13

部文本中，12部选自1997和199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伊玛堪》（上下卷），仅《希特莫日根》选自《黑龙江流域少数

民族英雄叙事诗·伊玛堪》。

伊玛堪的演述必须依托赫哲语，汉语与赫哲语对照的文本

20世纪80年代就由尤志贤完成。在《赫哲族词典》及伊玛堪赫

哲语国际音标对照本的编纂过程中，尤志贤堪称先驱，傅万金

坚持不懈，近年来翻译《希特莫日根》协力伊玛堪顺利完成联合

国的履约工作。吴明新、吴宝臣与8位省级传承人及微信群“团

结的赫哲人”，身体力行，以面授等方式教授赫哲语。

20世纪70年代，黄任远被伊玛堪吸引，开启与伊玛堪半

个世纪的缘分，他不间断地采录伊玛堪，与多位歌手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80年代，《黑龙江民间文学》的主编王士媛与马名

超、黄任远、张嘉宾等学者先后到赫哲族聚居区调研；1980年

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教研室与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黑龙江民协)等部门组成的联合

调查组，曾两次赴三江地区采录《香叟莫日根》。每一次文本的

采录，黄任远都是参与者；21世纪初，于晓飞也是在黄任远的

多次陪伴下完成了对尤金良的采录录音。

正因为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持续的重视，伊玛堪歌手的积

极传承，多位学者的努力，才让不足万人的赫哲族能够将优秀

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卷》，其重

大的文化史意义定当得到当世和后人的认可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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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举措，意义深远。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全面部

署。由中国文联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

程”被列入其中重点实施项目。

2018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式将《玛纳

斯》第一部（1-4卷，汉译本）、《江格尔》（1-3卷，汉译本）、

《哈萨克达斯坦》（1卷，汉译本），共计8卷（每卷100万字）列

入首批编纂出版示范卷本。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首先组织

协会工作人员和有关专家学者，认真学习“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的相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做好这项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实

施方案》和《工作手册》印发到每位参与者手中，并召开动员

会、座谈会，在学懂弄通的基础上，按语种分工负责，摸底调

研，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编纂筹备工作。

根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编辑体例要求，新

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各民族民间文艺专家，依照民间文学

的类别，分组从梳理资料入手，经审读对每部作品写出初审

意见。因为同一部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变体、异文和讲唱者，

在遴选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到作品的完整性，又要看到其

流布面和代表性，优中选精，并召

集各民族民间文艺专家经过充分

论证，优化了《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新疆卷》的编纂篇目，制定了

8年的出版计划。

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史诗

《玛纳斯》《江格尔》被入选示范

卷。新疆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

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创

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被学术界

誉为天然的民俗博物馆。同时，

这些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资源也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

分。特别是举世瞩目、闻名遐迩

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江格尔》

《玛纳斯》《格斯尔》。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

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时，就提及了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它们不仅

是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诞生的伟大史诗，也是中国史诗

的重要组成部分。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是广泛流传在柯尔克孜

民间并世代传承、深受本民族喜爱的民间文学精品。《玛纳

斯》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第一部史诗的名称和主人公

的名字。史诗在千百年的口耳相传过程中，就像一条奔腾

不息的大河，融入历代柯尔克孜人对社会、自然、人生的认

知，成为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文化的象征。

目前正式出版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文学本（后4部正在

陆续出版）是2004年由新疆文联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人民政府组织翻译出版的唯一汉文版本（2009年起由新

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新疆

卷》计划出版的《玛纳斯》（1-4卷）也选择这一版本作为蓝本

进行编纂。我们对汉译本的翻译水准、文学表现力和文字把

关以及译稿涉及的民族关系、地域概念、习俗信仰等问题，进

行了认真细致的审定。在这里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译文加

工整理和审定过程中，我们遵循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的原则，旨在使这部民间文学艺术精华的优秀作品更

加光彩夺目。

《江格尔》是卫拉特蒙古族人民历史文化的杰作和根脉，

是蒙古族文化的代表，是蒙古族人民家喻户晓、深入到每个

人内心深处的艺术精品，并与他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江

格尔》是蒙古族人民跨越时代的法典，虽然《江格尔》产生于

久远的过去，但它所给予人们有关民俗生活方面的丰富知

识，迄今依然熠熠生辉。特别是有关教化人们文明礼仪、行

为规则的法典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有天然的吻合。

这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新疆卷》计划出版的

《江格尔》（1-3卷）主要参照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格

尔》汉文全译本前3卷（共6卷）。编委会在听取专家们对

全译本进行重新审校意见的基础上对个别汉译不准确、有

争议的段落，进行蒙汉文对照重译，重点对部落名、地名、马

名、英雄人物的名字等用词进行了统一。

另外，《江格尔》史诗是发生传承在卫拉特蒙古族民间

的，是以托忒蒙文为载体的。而在我国蒙古族现行的胡都蒙

文和托忒蒙文中，语言和文字都是有差异的，而托忒蒙文的

方言特点浓厚，更能完美展现史诗《江格尔》的宏伟气魄，所

以在此次修订过程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托忒蒙文与

汉译文的对照上，既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特色，又兼顾到

汉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坚持守正创新，使民间文学之花更加绚丽多彩。梳理传

统文化资源、根植传统文化、紧扣时代脉搏、传承优秀民间文

化是各级文化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我们

要坚持守正创新，要在不断的探寻中对民间口头文学的采

集、整理、出版与传播工作进行转型和全面升级，从以文本为

主转变为文本与人本并重，从以静态文字图片记录为主转变

为动静结合的综合采录，让民间文学资源活起来、动起来、香

起来，温暖并照亮每个普通人的心灵。为此，我们要全身心

地投入到这项宏伟的工程中去，努力做好“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出版工程”的各项工作。

赫哲人以伊玛堪为荣，口耳相传，世代传

唱；伊玛堪为赫哲族争光，唱出国门，走向世

界。伊玛堪是历史悠久、用赫哲语说唱的英

雄莫日根之歌，是其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象征，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1年入选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在学术界，专家学者普遍认

为伊玛堪反映了其民族的征战史、迁徒史、渔

猎史，记录了其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萨满信仰，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被

誉为“北部亚洲渔猎文化的活化石”和“人类

文化多样性的活标本”，是赫哲族活着的口碑

历史和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

财富。

2016年 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考察调研期间，专程前往同江市八岔赫

哲族乡看望，与赫哲族群众聊生活和生产、

谈民族文化传承，饶有兴趣地观看伊玛堪传

习教学，赞扬伊玛堪很有韵味。2017年8月

上旬，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来黑龙江检查民

间文学保护工作，召开座谈会，访问民族聚

住区，调查民间文学采录和保护，专访老专

家、老学者，布置编纂工作任务，落实省卷领

导小组和编委会成员，在报刊和网络平台撰

写发表了介绍黑龙江民间文学和史诗专家

的文章。这些关怀和举措，极大地鼓舞了赫

哲族人民和编委会成员，大家表示要为抢救

和保护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在编纂工作中，我们遵照《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史诗卷编纂体例要求和《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手册》等有关文件，搜集

了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重要演述场景、重

要民俗实践、重要史料的照片300余张，从

中精选出90余张；搜集了刊有伊玛堪作品

的十余种书籍和版本，最早的是1934年出

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最近的是

2014年出版的《伊玛堪集成》。在编纂全卷

时，概述一文四易其稿。伊玛堪作品选用13

部长篇伊玛堪和凌纯声在1930年采录的一

篇伊玛堪故事。在每部作品前撰写了内容

简介、演述者简介，介绍了采录过程和发表

情况。卷后还撰写了三篇附录，分别是《作

品中的赫哲语和汉语对照表》《作品中的东

北方言和汉语对照表》《翻译、采录整理者简

介》，使本卷内容更好反映出伊玛堪的传承

现状。

伊玛堪的采录保护工作从 1930 年开

始，已走过了近90个年头。上世纪70年代，

黑龙江省民协主席王士媛主抓全省民间文

学的采录保护工作。1980年，她组织了伊

玛堪抢救小组，采录到长篇和短篇伊玛堪12

部。1982年4月，她亲自深入饶河县四排赫

哲族乡采录整理了葛德胜说唱的《木都力莫

日根》。另外，她还编辑出版《黑龙江民间文

学》1-21集，约有500余万字，其中第2集、

第20集、第21集是伊玛堪专集，首次发表伊

玛堪 7部长篇和 5部短篇。在此基础上，

1997年和1998年，由黑龙江省民协编选，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伊玛堪》上下卷，共计

120万字，收录14部伊玛堪长篇。以上这些

采录成果，为本卷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本卷在2018年 8月完成初稿，先

后有7位史诗专家组专家和学术委员

会终审专家参加审稿，他们分别是斯

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高荷红、

陈岗龙、林继富、高丙中、朝戈金。以

上专家学者审稿后共提出49条修改意见，

其内容涉及文本的代表性、语言的规范性、

概述的结构等。

作为主编，我深感肩头责任重大。我是

1969年3月从杭州市下乡到黑龙江同江县

的。在同江，我生活工作了25年，采录了5

位伊玛堪老歌手说唱的20余部伊玛堪的长

篇和短篇。1980年，伊玛堪歌手吴连贵临

终前对他的女儿说：“你去告诉同江县委宣

传部的黄老师，让他把我给他说唱的伊玛堪

和故事传承下去！”不久，他女儿跑到县城来

找我，告诉了她父亲的遗嘱。

1989年夏天，我听说伊玛堪歌手尤树林

病重，专程回同江街津口村看望老人。尤老

拉着我的手说：“小黄，我相信你一定能把我

讲唱的东西整理出书，传承下去的！”这些年

来，这些歌手的临终遗愿不断鞭策着我尽力

做好对赫哲族文化和伊玛堪的传承、保护、研

究等相关工作。我一定要完成老歌手们的遗

愿，把书稿编好，交上合格答卷，让伊玛堪传

承下去。

歌舞剧歌舞剧《《江格尔江格尔》》歌剧歌剧《《玛纳斯玛纳斯》》

传统口头史诗文本的辨识与编辑传统口头史诗文本的辨识与编辑
■■阿地里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居玛吐尔地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

让伊玛堪传承下去
■■黄任远


